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一年腊八，又该喝腊八

粥了。每逢此时，我就会想起母亲的话，“腊七腊

八，冻死鹅鸭，天上神仙降雪花，人间穷人过腊

八。”

童年的记忆里，进入腊月，母亲就会准备熬

腊八粥的食材：花生、绿豆、红豆、红枣、核桃仁、

桂圆、白果等，甚至超过八样。那时，不管家里多

穷也要熬一锅腊八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

到了腊八这天，母亲将这些不易煮烂的食材

放在淘箩里，一遍遍地淘洗。深绿的是绿豆，浅

黄的是核桃仁，淡红的是花生，雪白的是银杏果

……经过淘洗、浸泡，这些食材就比较容易煮烂

了。

下午三点左右，母亲开始煮粥。母亲把水烧

开，把食材放进锅，大火煮上二十分钟左右，食材煮

得差不多半熟时，就可以下米了。米是自家新收

的稻米，新米煮的粥口感很好，吃起来绵软粘香。

红红的火苗舔着锅底，非同寻常的食材在锅

中翻滚着，稻米们开心地和各种颜色的食材戏嬉

着、翻滚着，香气也在它们的戏嬉和翻滚中四散

开来。锅里不断地冒出白白的热气，还有咕噜咕

噜的声音，瞬间，厨房不再寒冷。

放学后，我就撒开双腿往家里跑。到家后，

我拿起一只大大的蓝边碗，在灶头边等着。等锅

里的粥熟透了，打开锅盖，粥里飘出的绿豆、花

生、红枣等各种香气和嘴中呵出的热气，交融在

了一起，形成一个绮丽的梦境。轻轻拂去氤氲的

雾气，你会惊喜地发现：发涨的枣子有多么的妩

媚，扁平的桃仁有多么的爽口，紫红的赤豆有多

么的惹眼，白胖胖的桂圆有多么的可爱……盛在

蓝边碗中，再加上翠绿的葱和芹菜的点缀，竟有

些舍不得吃下去的感觉。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桌子边，吃着一年最浓

稠的腊八粥，别有一番滋味。屋外滴水成冰，屋

内 热 气 腾 腾 ，欢 声 笑 语 ，那 是 怎 样 的 一 种 温 馨

啊！那种淡淡的香甜，如春风般绽开，那粥的味

道，浓稠绵长，直到现在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一大碗腊八粥下肚，顿时全身暖和，腊八粥

拂去了我们一冬的寒意。当母亲要刷锅洗碗时，

我急忙拿起小勺，一点一点地刮下锅里没有盛干

净的粥，用舌头把那粥舔个净。

如今的腊八粥，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讲究

了，人们吃不吃都随性，也不是非得在腊八那天

吃。超市里一年到头都摆放着琳琅满目、口味繁

多的腊八粥原料，然而，没经过母亲那一套繁杂

程序熬出来的腊八粥，欠缺了口感上的润甜，欠

缺了心底里那份悠远绵长的母爱，欠缺了一种透

人心田的暖。

唇齿留香，岁月凝芳。儿时的记忆永远挥之

不去，童年的那碗香喷喷、甜糯糯、热乎乎的腊八

粥味，常常飘在鼻尖儿上。童年的腊八粥，年的

味道，家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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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过年，晚饭

前，桌上已经摆了好多的

菜，我探头探脑地围着餐

桌 转 圈 。 那 上 面 有 红 烧

鱼 、红 烧 肉 ，也 有 我 最 喜

欢 吃 的 白 斩 鸡 。 父 亲 早

就 识 破 了 我 的“ 企 图 ”，

嘴 里 呼 啦 啦 地 说 ：“ 哦 ，

我 们 家 进 了 一 只 猫 ，要 当 心 了 。”我 还 没 完

全反应过来，说：“什么猫？”父亲说：“当然

是 小 馋 猫 呀 。”我 不 好 意 思 地 笑 了 。 不 过 ，

对 着 这 些 平 常 吃 不 到 的 菜 ，我 是 真 的 馋 得

不得了！

母 亲 宽 容 地 说 ：“ 饿 了 就 先 吃 吧 。”我

说：“啊啊，好。”我小心地挑了块鸡翅膀，在

加 好 麻 油 酱 油 的 佐 料 中 沾 了 几 下 ，迫 不 及

待地往嘴巴里送，咀嚼几下，味道真是好极

了！

晚餐热乎乎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

有我分别而坐，我手上的筷子像长了脚，不停

地夹着各种菜往嘴巴里送，吃得那叫一个狼

吞虎咽。

然后，我去读书，从家附近读小学、初中，

再到更高的学府，我一步一步地，离家的距离

越来越远。

当然，过年时，我还是会回家。晚饭前，

我还在餐桌旁走来走去，红烧鱼、红烧肉，也

少不了我喜欢吃的白斩鸡。父亲看到我，开

玩笑说：“又想偷吃？”我呵呵笑着，说：“我就

是看看。”趁父亲没注意，手上抓起一块鸡肉

就往嘴巴里塞。父亲看见了，只是笑笑，也没

说什么。母亲也看到了，说：“喜欢吃，你就多

吃点。”

晚饭依然热乎乎的，爷爷奶奶老了，父亲

母亲的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痕迹，我不像以前

那样急吼吼地吃菜了。我突然像个客人，夹

着菜，很斯文地在吃，吃得也没以前多了。奶

奶说：“胃口比以前小多了。”奶奶还笑着用手

比划着我小时候的调皮，脸上舒展开的皱纹

像刀刻的一样。

到今天，又要过年了。

离过年还有半个月，父亲的电话，母亲的

电话，接踵而来。“今年什么时候回来？”“要吃

什么菜？我去买点猪头肉，买点大肠……”

“你看看，东东还要吃点什

么？”……

还没到回家，还没坐

在餐桌前，我就已经知道

餐桌上会有什么菜了，红

烧鱼、红烧肉、白斩鸡，这

是必不可少的。猪头肉、

红 烧 大 肠 ，是 我 喜 欢 吃

的。螃蟹和虾，是东东，也是我的儿子，他们

的孙子喜欢吃的……

日子，是越来越好了。菜的选择性，也越

来越多了。

以前是五个人，现在还是五个人，爷爷奶

奶已经不在了，多了我的妻子、儿子。我们还

是五个人。

我想着已然离开我的爷爷奶奶，日渐老去

的父亲母亲，在面前跑来跑去的东东。从小，

东东就不愁吃喝，从来都不用担心没吃的。

我能想象到，热乎乎的餐桌前，父亲，或

是母亲，对着东东说：“东东，好吃吗？”“还有

什么想吃的吗？”“现在日子好了，爷爷奶奶也

有钱了，想吃什么尽管说……”

东东小嘴巴里塞得满满的，一直呜呜地

吃着。

我的脸上，一定是满足的微笑，像以前的

父亲。

那些过年餐桌上的菜
崔立

情暖腊八粥
杜健华

亚东的雪
舒成坤

无数次，我都被这样的歌声打动，愉快、清

新、悦耳，似清风拂过，似暖阳普照，似久违的问

候，似激动的相聚……

有人说藏族同胞是“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

路就会跳舞”。而多年的藏地生活，无数的生活

场景，恰好证实了这一点。今天，不说他们的舞

蹈，单说说这些年那些动人的歌声。

即便工作沉闷而严肃，美丽的歌声往往以

出其不意的节奏打破沉闷，打破严肃，以不可抗

拒的力量传入耳膜。央金兰泽的《遇上你是我

的缘》刚开始流行时，隔壁办公室的女同事几乎

每天都在大声地练习这首歌，“遇上你是我的

缘，守望你是我的歌……”歌曲旋律优美、柔情，

她边工作边唱歌，一到动情处就忍不住大声唱

出来，我在她的歌声中熟悉了这首歌，记住了这

首歌。这让我想起藏地建筑中的“打阿嘎”情

景，边歌边舞边劳动，如果所有的劳动都能这般

轻松那该多好啊！

餐桌酒桌上唱歌更是成为了藏地固定的节

目，有些餐厅甚至专门有培养好的歌手，给客人

敬酒时 挨 个 献 歌 、敬 酒 。 在 美 好 歌 声 的 催 化

下，手中的美酒怎么能不喝呢？吃饭是小事，

喝 酒 唱 歌 是 大 事 ，在 一 首 又 一 首 歌 曲 的 陪 伴

下，不想醉的人都醉了。一杯又一杯，歌声伴

着美酒，各个酒吧、朗玛厅、歌城也爆满了。藏

地人爱唱歌，爱独唱，更爱大合唱。曾经，在身

边人的带动下，我用五音不全的嗓门，多次混

在合唱的队伍中滥竽充数，伴着《妈妈的羊皮

袄》《梦中的绿洲》《康巴汉子》等一首又一首藏

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如今，昔日的同

事，有的白发已经悄悄爬上了鬓间，有的已经

光荣退休，时光在变，情怀不变。只愿岁月无

恙，我们相聚有期！

美妙的歌声总是让人记忆犹新，时光老去，

他的旋律却越来越难忘，越来越清晰。多年前

的一次航班上，一个藏族小伙子和身边人闲聊

中唱起了藏歌，一首《卓玛》在几万米高空的飞

机上深情地飘来，困意被瞬间驱逐，旅途忽然间

感觉缩短了许多。和我一样被感动的听众，把

阵阵热烈的掌声送给了那位热情的小伙子，送

给了美丽的歌声。

曾经在湖南警院，在院方的接待中同事们

把爱唱歌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一首首悦耳

的歌曲，湖南的同行和我们打起了清唱“擂台

赛”，友谊在歌声中加固，交流在歌声中深入；在

武汉学习期间，一群不同单位的西藏学员在出

行的客车上唱歌，《白塔》等藏地特色的歌曲，在

姑娘们的歌声中带着标签，留下不一样的“西藏

风”；在街边一家餐厅，汇报演出结束后还处在

兴奋中的我们，从一开始到结束，一阵一阵的大

合唱就一浪高过一浪，留下一脸惊奇的老板和

客人不停地拿手机拍照。

藏族朋友爱唱歌的天性感染着我，感动着

我，也时时愉悦着我。工作没有轻松的，劳动从

来都是辛苦的，生活中除了工作和柴米油盐，还

应有歌声，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用歌声驱

逐烦忧，用歌声洗涤辛劳，这也是人类之所以唱

歌的原本动力吧。

说起歌声不得不说一下曾经学生时代美好

的过往，做为一名 70后，那些曾经陪伴着我们走

过青春年华的歌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

学生时代的我们在上午、下午的第一节课

之前都会进行集体大合唱。小学时，《学习雷锋

好榜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骏马奔驰保

边疆》《小草》等歌曲，不知被稚嫩的童声唱了多

少遍。那时候，没有电视和现代通讯工具，除了

玩耍，唱歌几乎是仅有的文艺活动。虽然会唱

的歌曲不多，但动听的歌声带着美丽的旋律鼓

舞着我们的精神，丰富着我们的内心，愉悦了我

们的童年。想起这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恍

如昨日。

到九十年代上中学时，赶上收音机、录音

机、电视机开始普及，除了革命歌曲和军旅歌

曲，郑智化的《水手》，毛阿敏的《永远是朋友》，

李娜的《好人一生平安》，叶倩文的《潇洒走一

回》等大量流行歌曲开始进入校园、火爆一时；

尤其是电视剧插曲，刚刚普及的黑白电视机，虽

然能看到的频道不多，但几乎每一部电视剧的

主题歌我们都会唱。不同的歌声经常从不同的

教室传出，不同的我们怀抱着一样的激情和渴

望，徜徉在知识的海洋，翱翔在青春的蓝天!感谢

那些美好的歌曲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见证了

我们的青春年华！

有缘西藏，我和一群同学的进藏参加工作

之路也是在高亢的大合唱中开始的。那一年，

我们一行 25人集体包租了一辆大巴车从西宁出

发，前往神秘美丽的西藏。第一次出那么远的

门，第一次与亲人长期分离，车辆开动时，我们

把满腔的不舍化作了一阵又一阵高亢的歌声，

把离别的眼泪化成了开路的壮歌！那时候，青

藏铁路还没有开通，一群穷学子也买不起飞机

票，几天路程的颠簸和来势凶猛的高原反应，谁

也没有抱怨、谁也没有退缩，义无反顾地互相搀

扶着朝西藏大步走来。每每回想起第一次进藏

的这段情形，那脑海中洪亮又激昂的歌声，似乎

是对未来的宣战，也是对西藏的最初礼赞——

我义无反顾顺风而来，但愿从此与西藏相看两

不厌！

曾经在工作中误会和分歧较多，周边关系

尴尬的关键时候，恰逢一场简单的工作餐。期

间，我说起刚好是我生日。身边的同事有的买

来了鲜花和蛋糕，有的提出请客去 K 歌。不得

不说，这个生日真是恰逢其时。K 歌的时候，我

见识了满头白发的兄长唱出了最流行的“宁都

啦”（《喜欢你》），即将退休的“老革命”唱出了

仓央嘉措情歌，而我第一次在西藏唱了一首《青

海花儿》。

“印度东方的孔雀，

贡布峡谷的鹦鹉，

虽然家乡不同，

却都在拉萨相会。”

欢快的歌声中，误会和分歧少了，理解和

共 识 多 了 ，矛 盾 和 摩 擦 少 了 ，团 结 和 包 容 多

了。单位是个大家庭，红花绿叶，枝干根须，甚

至底下的泥巴和水分都有各自的价值，少了谁

的 努 力 都 不 完 美 。 红 尘 滚 滚 ，百 年 修 得 同 船

渡，众人划桨才能顺利到达彼岸，相聚都是缘

分！

在武汉遇到曾经的援藏领导，餐桌上，一

定要来一个“藏式大合唱”，以表达对三年援藏

时光的怀念和再次相聚的不易。《乃东之声》

《爱在思金拉错》《我们好好爱》等藏歌在大合

唱中带着优美的旋律，似乎把藏地的阳光和清

澈带到了武汉。在熟悉的藏歌声中，他们对西

藏的一草一木、蓝天绿水和曾经同事的牵挂尽

在心头，短暂的在藏岁月伴着美丽的歌声，似

乎成为了他们心口上的那颗“朱砂痣”，醒目、

难忘。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

留下”，歌声响起，爱情在反复的咏唱中灿烂，

亲情在思念和感恩里温暖，友情在理解和包容

里升华。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歌声，除了

愉悦我们的身心，还是人与人之间良好的润滑

剂。来吧来吧，只要彼此不是敌人，那就让我

们同唱一首歌吧，从此一笑泯恩仇，再见仍是

故人！

最后，让我们由衷地感谢那位伟大的词曲

创作者，感谢他们为不同时代的我们，奉上了

别样美好的歌曲。当那些歌星借着艺术家们

的作品被捧得大红大紫、赚得钵满盆满时，原

创者或许还守着清贫，守着简朴在继续创作。

这是艺术的伟大所在。所幸，那些美好的歌曲

我们从未遗忘，“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

忘记”，能看到自己的作品生命力经久不息，想

必创作者也会幸福地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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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歌 声 响 起 的 时 候
萨娜吉 阿里的红柳

雪域闲人

亚东的雪，比人们的预期来得晚了些。在朋

友圈，早就传递着天气预报有关雪的消息。直到

昨夜，我打开手机，在“抖音”上才看到那份已久

的期待。

在亚东的日子里，我喜欢看漫天飞舞的雪

花。那些雪花，在严寒的冬季里，赐予我一份安

暖。只有雪落，才能够填满我的祈盼，才能够让

我躁动的心渐渐地安静下来。

那一片一片雪花，让我神逸魂飞。我知道此

刻的亚东，没有喧嚣，没有热闹，安然得像万籁俱

寂的喜马拉雅。犹如我独自行走在雪域高原，独

自坐对静谧的时光。让一片片雪花飞翔着过往，

让平淡的日子流转着时光。我将心情搁置在纯

洁无瑕的世界里，任凭凛冽的风吹散雪花，吹散

红尘中的五味杂陈。

一夜的激动和欣喜之后，我突然明白了自己

的心。与其说我是爱亚东的雪，不如说我更爱亚

东。亚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驿站，也是我的第二

故乡。

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在喜马拉雅山脉纵横，

即便没有江南往日的温情，依旧留恋这里狂风劲

吹的场景。

雪花，在我眉间飞舞，在我心上融化。在漫

漫旅途中，不疾不徐 、从容潇洒地向我走来……

那些久远的记忆，也鲜活起来。这些印象的定

格，成为心底最美的画卷。

飘雪的日子，我总是会想起亚东，想起那些

雪月风花，想起那些无法忘怀的过往。如今，亚

东和亚东的一切已然成为我生命的唯一。

在光阴的罅隙中，我安享着这份恬淡静怡、

这份岁月静好。或许我们一直坚守的执念，最终

也只能留下淡淡的痕迹。

无尽的思绪，游弋在远去的旧事中，本该沉

寂的心，再一次泛起涟漪。不想被那些俗事纷

扰，唯愿把所有的不如意抛掷。在生命的年轮

里，寄语风云。

我喜欢亚东的雪，喜欢她的晶莹剔透和她的

洁白无瑕……亚东，还在下雪吗？

（一）

（三）

（二）

苗青 摄


